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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广彬

谁都有自己的母亲，而我的母亲尤为伟大。她以
心中的余热，温暖着儿孙，从不求回报。

母亲名叫郭乔氏，生于 1926 年，今年已 99 岁高
龄。 她人生中做过的一件了不起的事， 要追溯到
1958 年沈丘县修建十八孔大闸的岁月。 那年，沈丘
县委在省委、省政府的批示下，决定在沙颍河沈丘段
修建一座大闸，旨在控制汛期洪水泛滥，保护即将成
熟的庄稼和低洼处的房屋，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让百姓安居乐业。调控活水既可抗旱灌溉，确保农民
旱涝保收，还能通航运输，让各地船只往来运送粮食
与物资，其益处不言而喻。但当时最大的难题是缺乏
机械设备，全靠人民群众人力挑土、推木轮车、肩扛
石头， 工程需要大量劳动力， 而人力资源却远远不
够。

大队动员会一开， 母亲就主动请缨参加兴修大
闸工程。在她的带动下，一批年轻妇女和大龄女青年
也积极报名。有人将幼小的孩子托付给老人照顾，很
快组成了一支“女子突击队”，加入修建大闸的队伍
中。 经过数年艰辛劳动，她们坚持不懈，最终圆满完
成了上级交办的任务，获得表彰，被评为“先进女子
突击队”。 这份荣誉，至今仍在当地流传。

如今，母亲已近期颐之年，却依然耳聪目明、思
维敏捷。 有一次，我用电三轮载她重游大闸，她感慨
地说：“修建大闸我也曾参加过，苦干了几年。人民群
众在党的领导下，把曾泛滥成灾的河水给治理住了，
这里有我的一份力。 ”站在如长龙般雄伟的闸上，可
见泄浪奔涌、 船只往来穿梭， 经长江将货物运往全
国。 母亲总是说：“这样的大事， 只有共产党才能办
成。”她叮嘱我们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这样国家才会
强大，老百姓的日子才能一直安稳幸福。

母亲送我报名参军

1969 年 12 月，村里召开征兵动员大会，母亲对
我说，她是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亲眼见过旧社会的动
荡、民不聊生：土匪抢粮抢人，穷人没有过上一天安
稳日子，孩子饿死无数……一字一句，讲的都是过去
的苦难。之后，她对我说：“适龄青年就得响应国家号
召，积极报名参军，扛起枪保卫祖国。只有军队强大，
外人才不敢欺负我们。 ”母亲用“岳母刺字，精忠报
国”的故事鼓励我。 她亲自送我去武装部报名参军，
嘱咐我要听党的话，保卫国家，让全国人民过上好日
子。

我们的行动很快影响了我们村及周边村的征兵

进展，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年陆续报名。 入伍后，我牢
记母亲教导，不怕苦、不怕累，积极学习军事技能，因
表现突出受到部队表扬，并很快光荣入党，成为同期
兵中第一批共产党员。

母亲让我们学电脑

一天， 母亲从亲戚家借来一台旧电脑。 正值春
节，家里放假的学生和返乡过年的年轻人聚在一起，
气氛十分热闹。懂电脑的学生把电脑安装好，母亲挂
出一块用红布写的标语———农村家庭第一届电脑应

用大赛。
母亲说：“如今要想国家强盛、超越世界强国，就

必须掌握现代科学技术。 没有先进技术， 注定要落
后。 人人都该学一门技术，而电脑，就是第一步。 ”在
母亲的鼓励和组织下， 全家人的学习热情一下子被
点燃了。 比赛规则很简单：限时打字，加上基本操作
技巧，谁又快又好谁就胜出。 赛后，孩子们有的戴上
了大红花，有的拿到了奖金，更重要的是，一颗颗向
往科学知识的种子在此刻生根发芽。后来，有人进入
科研单位，有人成技术骨干。 至今，我们家已经走出
29 名大学生。

母亲的两万元钱

一天，母亲从她用了多年的小木箱中，取出平时
存下的纸币和硬币。 她把钱分类整理，用绳子捆好，
清点后竟有两万元。

我好奇地问母亲，哪来这么多钱？她记忆虽已模
糊， 但仍缓缓道来：“这些都是我平时积攒的———几

十年前卖废纸、牙膏皮、鸡蛋、养蚕卖丝的钱，还有儿
女给的零花钱……”她一直舍不得花，日积月累，便
有了这些。

我又问：“娘，您打算用这些钱买什么？ ”母亲说
出她的心愿：“这点钱虽不多，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
但我一直想回报共产党的养育之恩。 如今日子都好
起来了，为了国家更富强、更美好，我要把这些钱捐
给国家。 ”

母亲的话让我深受感动。了解她的意愿后，我立
即向村党支部汇报，并将这两万元现金如数上交。为
感谢母亲这份深厚的情义，村里特地修建了一座“报
恩亭”。这件事很快传遍全村，大家都交口称赞，上级
党委也予以表扬，反响非常热烈。 自那以后，我们村
仿佛多了一股凝聚力，但凡村里有建设，大家都踊跃
捐资捐物。最明显的是，全村集资数万元建起了一座
百米长廊，美观大气。

母亲爱国、爱党、爱人民的精神，令我敬佩。作为
儿女，我们要以她为榜样，继承老一代的精神，并将
其发扬光大。

渐行渐远的渔歌回响
———读刘彦章乡土散文《滚钩响铃》

■于华

读完《滚钩响铃》，那一幅幅水乡风情的镜头画
面仿佛就在眼前， 那渐渐远去的渔歌仿佛还在耳边
回响……

文章开篇便点明滚钩捕鱼在沙颍河流域的特

殊性与神秘感， 它不像常见的渔网捕鱼那般普遍，
用者寥寥，且多在夜里进行，操作风险大，令人望而
生畏，也正因如此，更添神秘色彩，使很多人对其充
满好奇。 接着，作者详细介绍了滚钩的构造，从锋利
的竖弯大钩，到均匀垂缚在纲绳上的细线，再到调
整浮力与重力平衡的浮子、沉坠，无一不让人惊叹
于先辈的智慧。 这种看似简单却又极为精巧的渔
具，在水流的作用下，如同隐藏在水底的猎手，等待
着大鱼自投罗网。 文中对滚钩得名由来的解释也十
分有趣，鱼在水流冲击下的滚钩帘中挣扎，越挣扎
中钩越多，“滚钩”之名可谓形象至极。 特别是关于

“鱼是横眼”这一冷知识，揭示了民间经验中蕴含的
科学直觉———当鱼自信能够“恢恢乎游刃有余”时，
却不知人类早已参透其视觉局限。 这一技术细节的
铺陈并非枯燥罗列，更是为捕鱼过程增添了一份别
样的趣味，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奇妙与生物之间
的微妙关联。

随着夜幕降临，马师傅和妻子的夜捕之旅开始
了。 作者细腻地描绘了他们布钩的过程，从在河边
平头船上小心地将滚钩顺入水下， 到两岸系好铃
铛，再到间隔绑上系着砖头蛋儿的细绳坠以保证滚
钩悬浮在合适位置， 每一个步骤都充满了仪式感。
在这个过程中，环境描写也洋溢着十分生动的画意
诗情———沙颍河水静静地流淌，岸边沙洲传来水波
冲击沙滩的轻微声响，蒲柳丛中鸟儿的怪叫，杨树
上鹭鸟偶尔扇动的翅膀……如此静谧而生动，读者
身不由己就置身其情境之中。 当滚钩“消息棍”上的
铃声大作时，老马和妻子迅速驾船、提纲、循钩、起

鱼，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 捕鱼过程中，大鱼的挣扎
曾使老马手掌被滚钩穿透， 但他依然兴奋不已，因
为这意味着收获颇丰。 尤其是在捕捉那一条 30 多
斤重的大青鱼时， 作者对老马小心翼翼操作的描
写，把取钩的艰难与危险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不
禁为他捏一把汗！

除了详细介绍滚钩，文中还提及了红子钩、杂子
钩等其他传统渔具。它们虽与滚钩有所不同，但都承
载着沙颍河流域渔民们的生活智慧与记忆。然而，随
着时代的发展，沙颍河通航并实行休渔禁渔，航道疏
浚后水面变宽变深。 通江达海载重两三千吨的货轮
与蒙尘的铁钩形成的今昔对比， 揭示出现代化进程
中难以避免的文化代价。 滚钩的消逝不仅是工具的
淘汰，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终结。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那些曾经在沙颍河上
闪烁着光芒的滚钩，犹如一段古调遗音，渐行渐远，
留下淡淡的回响……


